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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已经成为一种学科共识，霍恩比等人在 1994 年编辑出版的一本书的题
目就是《翻译研究：跨学科》(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Snell-Hornby [et al.], 



























                                                 
2 有关巴赫金的三次被发现，请参看钱中文的《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
（1998）和曾军的《接受的复调》（2004）。 
3 比如塔巴考斯卡(Tabakowska 1990)；班迪(Pinti, 1994)；德•米歇尔(De Michiel, 1999)； 彼得森
(Peterson 1999)； 索米宁(Suominen 2001)；巴巴拉斯(Barbaresi 2002)；陈德鸿(Chan 2002)；托































































































                                                 
5 Anderson’s Dialogism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Discourse and Intertexuality in High-Tech 







































































第一章  巴赫金思想的译介及其与翻译研究关系初探 
 






第一节  巴赫金思想及其译介 
 















                                                 
10 有关巴赫金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参见 Michael Holquist (1990/2002): Dialogism。 
11署名为 Voloshinov 的 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和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以及署名为 Medvedev 的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o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等学术著作的著作权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参见



























的’巴赫金研究，都将是盲目武断的” (Holquist 1990:xi) 。16 
        另外，赛彬登指出，“巴赫金的很多术语和思想肇始于德国哲学思想，但
是这些术语和思想被巴赫金引入之后，在其英文译本中却被模糊地带过，实在













语(discourse)，意识形态( ideology)，他者(other)等等。以 ideology 为例，赛彬
登指出，在俄语原文中，特别是沃罗希洛夫(Voloshinov)和巴赫金使用该词语
的过程中，其意义接近于世界观(world-view or conceptual horizon)。但是，在后
来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目的语语言中近似概念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阿尔杜
塞(Althusser）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在英法译本中因为语境的改变而生发出





        个别词汇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目的语的不同特征，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结
果。比如 raznorechie 这个俄语词，“本身是巴赫金小说定义中一个核心的概
念，在英文的翻译中，却因为各种不同的翻译方式使其意义变得模糊；而在法








                                                 
17 有关于翻译作为一个引语的转述过程，我将在最后一章进行论述。 



































        另外，伍晓明在翻译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的《当代叙事
学》(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时，将原来英文中的 heteroglossia 译为“多音





马尔科姆 •琼斯 (Malcolm V. Jones)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二节  巴赫金思想与翻译研究的初步接触 
 
        在回顾翻译研究领域内对巴赫金思想的借鉴和挪用之前，有必要先简单讨
论一下巴赫金有关于翻译的论述和观点。巴赫金并未曾直接提出过任何的翻译
理论，但是巴赫金研究者者却发现，巴赫金思想中反映出巴赫金对翻译问题的
反思，而且艾默生(1983)、罗贝勒(Robel)和德•米歇尔(De Michiel)（参见 Peeter 
Torop 2002）、以及赛彬登(2006)等人发现了巴赫金思想与翻译研究之间内在
的关系。22 
        艾默生的文章(Emerson 1983)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巴赫金的话
语理论对翻译研究有没有理论启发和影响呢？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宏
                                                 
21 参见引言部分的相关论述。 
22 分别参见 Caryl Emerson, “Translating Bakhtin: Does his Theory of Discourse Contain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 University of Ottawa Quarterly, Vol. 53, No. 1; Peeter Torop, “Translation as 
Translating as Culture”, in Sign System Studies. 2002, 30:2., 以及 Karine Zbinden, “The Bakhtin 












        不仅如此，翻译研究领域内开始“发现”和借鉴巴赫金有关思想，来解释
和描述翻译现象和问题。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翻译研究领域内对巴赫
金思想的关注和借鉴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研究包括塔巴考斯卡
(Tabakowska 1990)；班迪(Pinti, 1994)；德•米歇尔(De Michiel, 1999)； 彼得森
(Peterson 1999)； 索米宁(Suominen 2001)；巴巴拉斯(Barbaresi 2002)；陈德鸿
(Chan 2002)；托洛普 (Torop 2002)；罗宾逊 (Robinson 1994/2003)；  格林诺






        巴赫金在阐释“杂语”(heteroglossia)这个概念的时候指出，“在历史存在
的任何时刻，语言从上到下具有杂和性，它表示了现在与过去，过去的不同时
代，现在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不同倾向、学派、团体等等之间的社会意识形
态矛盾的共存，各有自己的体现形式” (Bakhtin 1981:291) 。这是巴赫金在批
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二元论——
基础上而提出的重视研究言语．．的观点。巴赫金自始至终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







heteroglossia 是俄语中 raznorechie 一词被广泛接受的英语译文，
意指“不同的言语（性）” (different-speechedness) ，不同的言
说方式 (different ways of speaking) ： 正如默森 (Morson) 和艾默
生 (1990:140) 所言，“很多‘语言’，反映出社会经验、概念化























                                                 




















种 语 言 (translating two tongues) 、 翻 译 经 过 翻 译 的 内 容 (translating the 
translated)、翻译语言间性(translating interlinguality)、翻译语内性(translating 
intralinguality)等等。26 









Morris, 1994:248-249。但是，这种一分为二的对立划分，也受到质疑。艾默生 (Emerson, 
1983:23)就形象地利用一个连续轴，来模糊了这种二分法。 






























                                                 
27 原文如下：Polyphony is defined in more than one way: 1) as the ability of the autor to adopt a 
































                                                                                                                                          
abiblity to adopt different lects, idiolects, dialects, and also the ability to accommodate their languages 
to different interlocutors and situations; 3) as the plurality of voices appearing in one speaker’s 
utterance mainly in the form of reported speech. In this case, the speaker is the ruler. There voices are 
checked and challenged, namely the speaker engages in a sort of argumenta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身体可以感觉得到的声音” (1991:101) 。 
        在翻译的身体学理论基础上，罗宾逊进一步从“言有所为语言学” 
(performative linguistics)的角度来讨论话语的这种内在对话性，以及其中所折射
出来的声音杂合。他首先总结出巴赫金对话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即：所有存在
                                                 





































迫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Robinson 2003:110) 。 
 










行了强制分层(overt multiple voicing with a hierarchy imposed)；以及隐性的众多
















Bakhtin can help us see that there is a clear progression here, as the careful 
rhetorical control of voice slips, as more and more of the vocal 
pandemonium in the translator’s head gets infused into the translation. The 
 22
constative insistence on rigid distinctions between translating (which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unchanged) and adapting or parodying or rewriting 
does not help us track this progression. A Bakhtinian performative schema 
of double-voicing not only helps us view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what the 
translator does; it is analytically, too, far more capacious than similar 

































































































































                                                 
32 参见 Emerson, Caryl. “Translating Bakhtin: Does His Theory of Discourse Contain a Theory of 

































第二章  翻译：基于表述的主体间言语交际过程 
 






























第一节  巴赫金的言语交际观与翻译过程新探 
 
        受到传意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启发，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常常把翻
译过程图示为：原文  → 译文。根据奈达 (Nida)的翻译过程图示，欧阳桢
(Eugene Eoyang)将翻译过程按照传意理论揭示如下： 
 
“译者选取一个以语言 A 表达的信息 M，为信息进行解码，然后从中找
出内藏的所指意义 R。这过程再经历一个转换机制的处理，把语言 A 转
换成语言 B。首先产生的是一些由语言 B 元素组成的符号 S。这些符号






Matrix code     ↔ Target code 
Matrix code: 原文代码；   target code: 译文代码         (Frawley 1984:163) 





                           信息发出者 → 信息接受者 
 





                                                 
34  有关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的内容，参见 Robert C. Holub (1984)；有关目的论(Skopos 





                                         说者 → 听者 
 

























































































第二节   翻译中的主体和客体 
 






























        其次，巴赫金认为，这个文本复现“是言语交际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新环
节”（同上）。因此，再次强调了其言语交际的观点，也即文本复现是在言语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巴赫金的表述观，即表述是进入言语交际过程的
语言符号的总和，是一个整体。这里既肯定了语言之词存在的基础意义，又突
出了进入言语交际过程的语言之词已经获得了主体层面的深层意义。 









































































































第三节  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解释 
 

































                                                 












































































































第四节  语境、互文性与翻译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看。 



























                                                 
































                                                 


























求 爱 的 活 动 ， 这 点 可 以 透 过 柏 拉 图 的 《 飨 宴 》 略 得 一 二 。 见 网 络 资 料 ：
http://sllai.social.ntu.edu.tw/xoops2/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802。 
48 Sodomite: A word used to define a person that lived in the biblical city of Sodom which was then 
destroyed by God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en living in Sodom spent 90% of their time buttfucking 
each other. 见网上词典：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sodomite。 
49 米开朗基罗十几岁到作坊里学艺，同性倾向由来已久，但是谁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干了什




51 有关中国语境下同性恋文学的翻译问题，参见 LI Bo (2006), “Transferred or Transformed?: the 






第五节  巴赫金、翻译与解构主义 
 




























之所在（the speaking subject as site of meaning）（Holquist 2002:47-49）。 







交界处”(Bostad et al. 2004:7)。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巴赫金与德里达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   ↔    作者 ↔ 译者 ↔ 译文读者  ↔   ……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巴赫金与本雅明的相似之处。 










罗希洛夫(Voloshinov)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中特别强调了语言的这种主体间性本质： 
 
                                                 



















        本雅明提出“纯语言”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引用和讨论，在德
里达的<巴别通天塔>(“Des Tour de Babel”)(Derrida 1985)、德曼(De Man)的《评
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Conclusions”: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54 德曼的文章收入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de Man 1986)； 在陈德鸿、张南峰主编的《西方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巴赫金在符号、语言和意义的问题上，很多
地方与解构主义者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的理论论述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对话
                                                 
55  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原文为德语，后来经由 Harry Zohn 的英译本对当代西方产生巨大的
影响。然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Zohn 的英译本也存在不同的版本。收入 Lawrence 
Venuti 编辑的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的英译本，是 1968 年的版本；而本文依据的是收
入 Marcus Bullock 和 Michael W. Jennings 编辑的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1996)。二者之间有微小的差异。 It i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o release in his own 
language that pure language which is under the spell of another (Benjamin 1968, in Venuti 2000)/ 
exiled among alien tongues (Bullock and Jenning 1996), to liberate the language imprisoned in a work 
in his re-creation of that work。收入陈德鸿和张南峰编著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的本雅明这






























































                                                 
56 巴赫金本人并不欣赏任何形式的主义，因此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并未提出任何的主义。目
前学界普遍使用的对话性(dialogism)是巴赫金思想的译者和研究者在总结巴赫金思想的基础上


































































































                                                 
59  这几篇重要的论文英译本收入霍奎斯特编辑、艾默生和霍奎斯特翻译的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而中文译本
则收入由钱钟文主编的《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c。 
60 本章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巴赫金著作的中英文译本。其中，巴赫金 1998c，指河北教
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巴赫金全集》之第三卷；而 Bakhtin (1981)则指由霍奎斯特(Holquist)
主编、由艾默生 (Caryl Emerson)和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翻译的《对话性想象》 (The 





























































                                                 
61 在英译本中，这四种模式分别表述为 “hybrid construction, posited author or teller, language 
used by the characters, and incorporated genres”。参见 Bakhtin (1981:302-320)。 
 60
的经典性代表，在英国是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狄更斯




























                                                 
62 在英译本中，这种模式被总结为“对各种体裁语、职业语、其他社会性语言的模仿，虽不点
出人称却暗含着说话人的形象”（impersonal stylization of generic, professional and other social 






























































                                                 
63 这里要简单澄清一下 diglossia 与 bilingual 的区别。前者通常是指一个社会语言区内，同时存
在两种同源却又有差异的语言现象，通常表现为 H-variety 和 L-variety 之分别，比如中国晚清
民初的白话文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古体汉语与白话文的共时存在；而后者则指统一的社会语言区
内，同时存在两种或以上的民族语言，如香港的两文三语，两文就是英语和汉语，属于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at four or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hen all 
the region of Harley Street, Cavendish Square, was resonant of carriage-
wheels and double-knocks. It had reached this point when Mr. Merdle 
came home, from his daily occupation of causing the British name to be 
more and more respected in all parts of the civilized globe, capable of the 
appreciation of world-wide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gigantic 
combinations of skill and capital. For, though nobody knew with the least 
precision what Mr. Merdle’s business was, except that it was to coin 
money, these were the terms in which everybody defined it on all 
ceremonious occasions, and which it was the last new polite reading of the 



























































其实，紧随其后，原文作者就已经给读者做出了一些提示， “these were 


























































同的情况。另外，在《长篇小说的话语》的英译本中，译者将这种模式译为 the embodied 






















































































































朗(Dan Brown)的侦探推理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为例。74小
说主体以英文写成，但是，中间人物语言不断穿插第二民族语言，也即法语。
比如：当女主人公 Sophie 刚刚出现在卢浮宫的时候，她是用法语跟在场的






但当她走近 Langdon 的时候，开始转用英语讲话，‘Monsieur Langdon, I am 
Agent Neveu from DCPJ’s Cryptology Department’，甚至 “Her words curved 
richly around her muted Anglo-Franco accent”.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而且，
Fache 在跟 Langdon 和 Sophie 讲话的时候，也采用英语和法语夹杂的语式。总
之，在这部小说中，不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中、抑或是在假托作者的叙
述中，都经常出现这种英语和法语混合使用的（请注意语码转换与混合编码的
                                                 
73 参见第一章文献回顾部分的相关论述。 
74 丹·布朗的 The Da Vinci Code (Dan Brown, 2004)有两个中文译本，分别是台湾尤传莉
（2004）和上海朱振武等人（2004）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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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 Sophie 所说的大使馆录音留言的时候，首先听到的是 Sophie 自己的电话
留言，而且是以法文插入正在进行的英语叙事： 
 
“Bonjour, vous etes bien chey Sophie Neveu.” The woman’s voice 










(Brown 2004:178)；第五十八章(Brown 2004:266)，当 Teabing 向 Sophie 出示
Nag Hammadi 和 Dead Sea Scroll 的时候，指出，这是最早的基督教文献记录，
但是却与圣经不一致。Sophie 自己阅读了其中的一段，此处插入了英语的一个
段落，很明显这个段落是来自 Nag Hammadi 和 Dead Sea Scroll 这样一个宗教
文本的体裁： 
 
“And the companion of the Saviour is Mary Magdalene. Christ loved 
her more than all the disciples and used to kiss her often on her mouth. 
The rest of the disciples were offended by it and expressed 
disapproval. They said to him, ‘why do you love her more than all of 





“In London lies a knight a Pope interred, 
 His labor’s fruit a Holy wrathy incurred.  
 You seek the orb that ought be on his tomb, 
 It speaks of Rosy flesh and seeded w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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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骑士身后为教宗所埋葬(In London lies a knight a Pope interred) 
一生功绩徒惹圣座愤怒难当 (His labor’s fruit a Holy wrathy 
incurred) 
欲觅之球原应于英雄墓上(You seek the orb that ought be on his 
tomb) 

























                                                 
75  在尤传莉的译本中，这首诗的英语原文被附在译文后面。 



























                                                 





































































































的滑稽场面，经常让人联想到萧伯纳(G. B. Shaw)的《卖花女》(Pygma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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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and religious sciptures)带入小说中，但却被滑稽可笑的模
仿，带有了低俗和色情的含义。而所有这些修辞手法营造了一种发音
























                                                 
























































        译者充分注意到了这种特征，并且在译文中，充分地再现了这种风格，译
文如下： 
 
Within hours of moving into the hotel, Siwen was suddenly, and rather 
astonishingly, reminded of the biblical story of how Jesus miraculously 
cured the lepers, one that his professor had introduced in a Survey of 
Western Literature course: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went to Jerusalem, 
that he passed through the midst of Samaria and Galilee. And as he entered 
into a certain village, there met him ten men who were lepers, which stood 
far off. And they lifted their voices, and said, Jesus, Master, have mercy on 
us. And when he saw them, he said unto them, Go show yourselves unto the 
priests.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they went, they were cleansed.” He 
recalled it as if he had seen it with his own eyes and heard every word. And 
that’s not all that astonished him: immediately after recalling this story, he 
was treated to the incredible sight of forty or fifty girls from the Big 4 
coming to meet him. They stood far off, lifted their voices, and said, 
“Teacher, have mercy on us!” he opened his mouth, he really did, and said: 
“Ah ah! I really truly have mercy on you all! Which is why I’m going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ave you, ah! Cleanse you. Do everything within my 
power to train you to be the best bar girls you can be, ah! You must work 
hard and study hard to reap the greatest rewards from your train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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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your goal! Ah ah! Your standing in society will soar! Your lives will soon 






























                                                 




























































                                                 
89 见《海上花列传》中胡适和张爱玲的前言。韩邦庆（韩子云）原著，张爱玲国语注译，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 年 8 月第一版，1996 年 2 月第三次印刷。 


































                                                 
91 网上电子杂志，相关内容请参见：http://www.eng.helsinki.fi/hes/Translation/volume1.htm 
92 继续战争(Continuation War)，是发生在二战期间芬兰与前苏联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从 1941





























                                                 
93 关于第三空间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94 Reine Meylaerts, (2006),  “Literary heteroglossia in translation: when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 is 
the locus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eds). Joao 





























































switching)上。比如，在库许纳(Kushner)的小说《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 
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中有这样一段两个男同性恋之间的对话： 
 
Prior:…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hear it, I get hard. 
Belize: Oh my. 
Prior: Comme ça. (He uses his arm to demonstrate.) And you know I am slow 
to rise.  
Belize: My jaw aches at the memory.  
 90
Prior: And would you deny me this little solace --- betray my concupiscence 
to Florence Nightingale’s stormtroopers? 
Belize: Perish the thought, ma bébé. 
Prior: They’d change the drug just to spoil the fun.  
Belize: You and your boner can depend on me.  
Prior: Je t’adore, ma belle Nègre. 
Belize: All this girl-talk shit is politically incorrect, you know. We should 
have dropped it back when we gave up drag.  
Prior: I’m sick, I get to be politically incorrect if it makes me feel better.  



























        在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文中的语码转换被标准化的语言模式取代，也
即译者将方言（这里指法语）译成了标准语（译文中的中文），在一定程度
上，失去了哈维指出的杂语建构所带来的效果。尽管如此，译者还是做了一定











THE FLOWER GIRL. Ow, eez yə-ooa san, is e? Wal, fewd dan y’də-
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 eed now bettern to spal a pore gel’s flahrzn 






















                                                 
96  本文会在下一节结合《玫瑰玫瑰我爱你》中的个案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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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WER GIRL. I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y speaking to the 































































































103 林央敏，1997：33。作者曾经举例说明，在 1972 年的时候，外省人万年立委穆超质询电视
台选择方言节目刊登方言广告，是有日匪或中共匪谍渗透操纵。王祯和曾经供职于电视台，而
 95




















































        然而，这些杂语所带来的效果，在英译本中并未能得到完全的传达。译文
如下： 
 
“You-know-what? Just what is you-know-what?” As soon as he said it, Big-
nose Lion got the picture, and burst out laughing. “Oh, that’s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you speak in Mandarin, teacher, I don’t always get 
every word, like a duck hearing a clap of thunder!” 
“This is important, Aniki, absolutely no one under five-one- ” Dong Siwen 
continued to make his point in Mandarin, as if that were the only way he 
could keep the conversation on the proper level.  “You know, don’t you, 
Aniki, that if a girl’s too small, then her you-know-what will also be too 
small. I’ve got that right, haven’t I? And if her you-know-what is too small, 
how’s she going to match up with an American? The size will be all wrong, 
am I right or aren’t I?” 
Big-nose Lion was indeed a duck hearing a clap of thunder – for he didn’t 
understand a word the man said. “What’s that you’re saying, Teacher? I 
can’t understand a word of it. Are you talking American again? You’re not? 
Oh-oh-oh-ah-” By now he was laughing so hard that his nostrils seemed 
about to fly up into his ears, and his pipe nearly bounced out of his mouth. 
(Wang 1998:4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样一个角色的语言里，也会出现这种差异巨大的
现象，这本身就出自不同的社会交际目的和功能。在《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部
小说里，对台语与国语之间的关系，作者自有他的见解。根据上面的语言现象
                                                 

















1a） “The police have dropped the charges? Good, good. Why thank me? 
Oh, by the way,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I’ve already worked things 
out. Starting from the fifteenth of next month, the highway buses will 
discontinue service to Beipu Airport. Seastar Trucking will have the 
route all to itself – they still want to pass a budget, don’t they? They 
wouldn’t dare say no now – right! Tell Ah-zhu and that bunch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The fifteenth of next month will be here before you 
know it, not many days left – as for the right to operate on the Huadong 
Highway, the county head and I – ” From here on, Councilman Qian, 
who ran his own trucking company and was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eastar Trucking, dropped his voice so low it sounded like 
pillow talk, words not meant for other’s ears. (Wang 1998:22) 
2a） “Stripping to the waist is no big deal, you got that right. Now if…” 
Qian Mingxiong lowered his voice and rubbed his belly. Everyone held 
their breath as their eyes snapped open wide. “Now if…” he repeated in a 
low voice as he pointed to his waistline. “Now if I took off my pants, 
would that be a big deal? Is that something anyone might do?” (Wang 
1998:29) 
 



































































































































“……Then, what did he say? Just hear me out. He said, ‘OK, we all 
agree that bar girls are the product we want to sell. Now then, who are 
the clientele for our bar girls? American soldier boys, right? OK, now 
that we’ve identified our clientele, in other words, we’ve positioned our 
product’ – right, our dear teacher peppered his speech with lots of 
American, but that fucking word is the only one I jotted down. Do you 
want to listen to me or don’t you? OK, listen. It came out po-li-xiang 
(smashing ideals). Isn’t that a riot? ‘Smashing ideals’ (the English word 
is position, but to Big-Nose Lion it sounded like po-li-xiang. But you 
can’t blame him, since position and po-li-xiang sound so much alike.) He 
might as well have said mo-li-xiang [no ideals]! 
“Then what? Then he continued: ‘OK, now that we’ve po-li-xiang-ed our 
product, we need to work on its manufacturing and packaging, to fit the 
desires of our clientele. In other words, the success of this business 
venture depends entirely on ou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and package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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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to fit the tastes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boys …… (Wang 
1998:114-115) 
 














































He told his assistants, all junior college graduates, to get to work right 
away, making sure the handbook was absolutely perfect, and to see that it 
would be ready before the first GIs arrived. He stressed repeatedly the 
point that money was no object, that quality was the only consideration. 
“Understand? Just think of it, we’re performing a diplomatic function for 
the nation! We are obliged to treat our guests with the very best, ensuring 
them a pleasurable holiday. We must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ensure that our guests take home with them an unblemished impression. 
Ok?” (Wang Chen-ho, 1998:71)  
 



































Should he adopt the school’s weekly assemblies as a model for 
tomorrow’s opening ceremony of his crash course for bar girls – start 
with everyone standing at attention, followed by the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three bows to a portrait of Sun Yat-sen,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 If we omit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bows,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lack solemnity, won’t it? While he sought respectability 
for his bar-girl training course, he was somewhat bothered by the thought 
that people might accuse him of excess. How could he think of having 
prostitutes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bow before a portrait of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 He clutched a soapy jowl. OK. Let them 
disapprove, I’m not afraid. See, the Constitution doesn’t say that 
prostitutes can’t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r bow to a portrait of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 They are people too! Who can deny them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This conclusion resulted in enormous satisfaction 




         





















































































































言转换游戏。这些后期翻译研究包括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操纵学派
(manipulation school)和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80 年代的目的论
(skopos theory)、以及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早期的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等等。 




























































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无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her delight in 



































































































































                                                 
109  相关内容参见本文第三章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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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话的前提 
 























































































































































































                                                 
110 与形式主义在文本内寻找意义不同，读者反映理论重视读者在文本意义形成中的重要作
用。这一理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文本只有在被阅读的时候才存在，所以读者在创造文本的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见 Wilfred L. Guerin [et al.],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112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德国哲学家，因其哲学阐释学思想而备受重
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德国哲学家，因其交往行为理论而备受关注。 






























                                                 
114 Ann Jorid Kungervik Greenall. “Dialogism and Monologism i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eds.) Joo Ferreira Durate, Alexandra Assis Rosa 
and Teresa Seruy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115 Daniel J. Pinti, 1994, “Dialogism, Heteroglossia, and Late Mediev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view, No. 44/45. 
116 Peterson, Derek. 1999. “Translating the Word: Dialogism and Debate in Two Gikuyu Dictionaries”.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 23, No. 1. pp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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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其实，翻译理论中的功能派 (functional approach)和目的地论 (Skopos 
theory)， 从一开始就注重翻译的目的性： 
 
Skopos theory focuses above all on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hat are to be employed in 
order to produce a functionally adequate result. This result is the TT, which 
Vermeer calls the translatum. Therefore, in Skopos theory, knowing why an 
ST is to be translated and what function of the TT will be are crucial for the 






































the writer in peace and move the readers to him, or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nd 
























号）”时，反映出两者的不同。杨的译文分别是 Happy Red Court 和 Happy 








译 的 三 要 素 是 “ 诗 学 (poetics) ” “ 意 识 形 态 (ideology) ” 和 “ 赞 助 人
(patronage)”。119原语与目的语的不同也集中体现在两种语言所处的主流意识
形态的差异上。怎样处理这种差异，有时成为保障译文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关
                                                 
118  有关这两种翻译翻译方法，参见施莱尔马赫(Schleiemacher 1977)。 












(Lysistrata) 中，女主人公要求把 Spartan 带到她的面前，她说，“En mē dido 
tēn cheira, tēs sathēs age（直译为：如果他不肯把手伸给你，你就牵拉着他的阳
具吧）”。然而，在历史上众多译本中，原文中的“阴茎”却被“鼻子、腿、















        再比如同性恋文学的翻译。意识形态可以反映在个体译者的身上，克纳甘
(Keenaghan 1998)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西班牙同性恋诗人 Federuci 
Lorca 写过一首诗《致惠特曼》(Oda a Walt Whitman)，而惠特曼的身份同样是
                                                 
120  译文参见陈德鸿、张南峰（2000：177-184）。 
 132
同性恋诗人，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西班牙诗人对惠特曼的身份认同。
而这首西班牙语写成的诗歌，被美国的同性恋诗人 Jack Spicer 译成英文，从中
可以看到译者在意识形态上与作者的认同是很清晰的。比如，原文中作者使用
了“hermosura virile” (virile beauty)  和 “muslos de Apolo vigrinal” (Apollonian 
virginal thighs) 这样的表达，而译者则采取了“tight-cocked beauty” 和  “your 
muscles of a virgin Apollo” 来做相应的翻译。这种明晰化的处理方法，与哈维
(Harvey 2003)提出的“加强同性恋性”(gayedness)如出一辙。 




















                                                 
121  相关讨论参见 Harvey (2003)。 




































































第六章  翻译中的杂语与身份认同 
 








        班迪(Pinti)考察中世纪后期的翻译时，运用了巴赫金的对话性和杂语这对





















In fact he view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ational languages as only one 
extreme on a continuum, at whose other end translation processes where 
required for one social group to understand another in the same city, fo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parents in the same family, for one day to understand 
the next. (Emerson, 1983:23) 
 

















[E]ven within a short linguistic message, such as a single sentence, the 
human being who produces the utterance in the technical sense of the term 
need not be identical with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its wording and/or 








                                                 
123 原文为：Reported speech is speech within speech, utterance within utterance, and at the same 










        有关于转述，杜克洛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也即区分了说话者（法语中是
locuteur）和话语意图主体（法语中是 énonciateur）这两个概念。前者是信息作
者，即 author of the message，而后者则是那个观点真正被表达的言语主体
























究生生活的挑战，她笑言，“The life in postgraduate years will always be tough. 
You will lose and gain. You will probably lose weight, perhaps hair, even sleep. 












脱发而露出 M 字头。 







































is Always a Teller in a Tale)和赫曼斯的“翻译叙事中的译者声音”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两者为我们理解翻译中译者的叙述
在场及译者的声音介入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模式。本文就此不展开详细论述，但
                                                 
124 参见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25 参见 Tabakowska (1995). 











































第二节  译者的叙述在场 
 







        赫曼斯（Hermans）通过译者注释等副文本(paratextual notes)(1996:34)以及
其它翻译策略印证了翻译叙述中译者的声音；班迪(1994:18)通过对中世纪文本






































…the state of nature of the ages during which the chalk was deposited, 
passed into that which now is, by changes so slow that, in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generations of men, had such witnessed them, the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would have seemed to be unchanging and 










The pigeons, in short, are to be their own Sir John Sebright. (Huxley 2003:22) 
 

























        往往，有些的译者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此来补救自己的翻译策略和手法
所造成的文化损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补偿策略息息相关。所谓补偿，是指
“操控文本，从而弥补翻译所带来的损失”（Hatim 2001:228）。 








        如果不特别说明这是译文，读者一定以为这是些中原之事。其实，读原文
才知道此处作者和译者各自的用意何为。原文是： 
 
And, though one cannot justify Haman for wishing to hang Mordecai on 
such a very high gillet, yet, reall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izier of 
Ahasuerus, as he went in and out of the gate, that this obscure Jew had no 




























































































        如果上面讨论的是译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其社会身份的建构又是什么情形
呢？克罗宁在其著作的第三章127以口译员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简言之，译


















                                                 
127 Michael Cron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haired barbarians” (Wang 1998:15)。所以，“红毛”这个意象有贬义的内涵。而
“贡差”这个词不同于“特使”，满足朝廷皇帝的世界版图观，也就是说英国
是派来进贡的，而不是平等主权国间的交往。 
        本文前面提到了杜克洛所区分的说话者（法语中是 locuteur）和话语意图
主体（法语中是 énonciateur）这两个概念，这对于我们理解巴赫金意义上的引
语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且，当我们把翻译视为一个转述过程，并且把译作当
                                                 
129 Eric Chia-Hwan Chen, 2006, “Diplomac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Early British-Chines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Norwich Paper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Vol 
14,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ies: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ntexts, Norwich UK: 




        本文第一章曾经介绍过罗宾逊的双声语翻译理论。罗宾逊在西方翻译理论
界是较早借鉴巴赫金思想来研究翻译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从早期的《译者登
场》(The Translator’s Turn)(1990)到近期的《言有所为语言学》(Performative 





































两种方式讲一个词，期间的差别揭示了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主要的政治和思想
斗争。这意味着，即使表述中双方表面上没有激烈的冲突，但内在的对立和差
异依然时时处处存在。132 















译文：Owing, perhaps, to his industry in studying a foreign language, even 
Siwen’s Mandarin had a decided Western twang. And the greater the 
intellect 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person to whom he spoke, the 
more inclined he was to pepper his speech with words from translated 
                                                 
132  详细的讨论内容，参见 Bakhtin (198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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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s: What rot – I’m delighted you share my view – This is my considered 
opinion – He simply doesn’t know what he’s saying – I am so very proud of 
you –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Wang 1998:4) 
         


























                                                 












译文：Chief Qian had a taut, muscular body – the back of a tiger and the 
waist of a bear, and the hairy chest of a European．．．．．．．．. When the revealing 
posters first went up, people thought they were advertisements for a virility 
tonic. (Wang 1998:25) 
 
        原文中有“洋人”二字，而这个词在前面也反复出现过。之前，译者基本
上都翻译成 foreign 或者 foreigner。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这里，却将其译作














































译文：He urged the Chief not to take that number lightly. “A hundred one-
out-of-fours is twenty-five. Three hundred quarters is seventy-five. Which 
means that for every three hundred GIs who come to Hualian on R&R, at 
least, at least seventy-five will be homos. I’m sure it will be more than that. 
They’re GIs! From a war zone. It’s a natural phenomenon. If w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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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homos (it would be several years before they were called crystal boys) 
in our business plans, that will automatically increase our income, won’t 
it?” He tirelessly underscored this point in his analysis, determined to show 



























直接翻译成 Glass boys 或其他。当然，这个翻译也涉及到翻译过程中的对话、
                                                 
134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然而，在译文中，译者却通过互文性指涉，用一个较为正面的词汇代替了
原文中的较贬义的说法。Crystal Boys 这个译名是专门为《孽子》的英译本而





        所以，在译文中再次出现了杂语的混合模式，即作者的叙述与译者的声音
纠缠在一起。原文中，这段话语并没有明确的话语主体，但是译者根据上下
                                                 
136 译者 Howard Goldblatt 教授曾经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指出，出版社在译本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个案中，不可否认该出版社将《孽子》这部小说当作“亚洲第一部同性恋
小说”的出版动机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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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目前，国内对巴赫金研究的主要语种来源包括俄语（主要是巴赫金著作原文和俄罗斯学者
的有关巴赫金思想的研究成果）、英语（主要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斯拉夫语学者对巴赫金思想
的研究成果，如 Michael Holquist, Caryl Emerson 等人）、以及法语（主要是以法语译介和发展




























































































































        罗宾逊阅读巴赫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经验(Robinson 2003:99)，在此基础
上，他将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相对于静态语言学




                                                 







































Coates)的著作《巴赫金与基督教：上帝和退场的作者》 (Christianity in 
Bakhtin:God and the Exiled Author)，甚至直接指斥巴赫金理论的重复性、“乏
新可陈”和抄袭(如卡西尔)。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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